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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檸（北京）

日俄戰爭戰事正酣之際，一場左右日軍

命運的大論戰在陸海空軍中展開。這場論戰

無關軍事戰略，而是關於一種傳染病──腳

氣癥的病因：到底是由於細菌的傳染，還是

精白米過剩攝取所引起的營養失衡所致？兩

派相爭，一時難決高下。

明治三十七（1904）年二月，對以“皇

國的興廢”為賭注、誓與俄國決一死戰的日

本來說，腳氣病已成為在財政和軍事戰略之

外，制約戰事勝敗的第三個障礙：因疾病的

迅速蔓延，陸軍已損兵折將近30000名。彼

時的醫生、政治家山根正次在《關於腳氣病

的研究》一文中如此寫道：“進攻旅順的時

候……外國人當‘日本人是邊醉酒邊打

仗’，因為看到他們搖搖晃晃、步履蹣跚的

樣子。可搖搖晃晃不是由於喝了酒，是因為

大家都患了腳氣癥而步履蹣跚。”近衛師團

的軍醫、曾親歷遼陽戰役的北原信明則說

道：“看到由於腳氣癥的緣故，落伍的士兵

三五成群地拄著手杖，踉蹌著走在街道上，

我大吃一驚。”

其實，腳氣癥的大量發病，並不僅限於

日俄戰爭，在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時就

相當嚴重：日清戰爭中，陸軍陣亡者有977

人。其中，直接死於戰鬥者隻有293人。與

之相比，戰場上的病歿者則多達20159人。

更多的人雖未至病死，但病情嚴重，甚至奄

奄一息，而最突出的病例便是腳氣病患，多

達34783人。其中，死亡3944人──死於腳

氣癥者居然是戰歿者的三倍多。

可另一方面，海軍的情況則迥異：全

軍出兵共3096名。其中，罹患腳氣癥者34

人，死亡僅 1 人。而在日俄戰爭中，除了

數名癥狀輕微的患者外，海軍幾乎沒有發

生腳氣癥的問題。而陸軍的情況則天壤之

別：全軍參戰者共 1 1 0 萬名，戰歿者約

47000人。但這還不算最糟糕的，更令陸軍

首腦和政府不寒而栗的，是腳氣癥病患的數

字：傷病員共計352700名，其中罹患腳氣

癥者有211600人，死亡多達27800人。這

在古今東西戰爭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的案例。

腳氣癥是東亞地區的常見病，患者會

出現知覺和運動神經紊亂、循環器官異常、

身體浮腫等病變。癥狀嚴重者，會導致步行

困難、視力衰退，甚至引發心臟麻痹致死。

江戶時代元祿（1688-1704）以降，曾在都市

地區流行，俗稱“江戶之患”。德川幕府的

歷代將軍中，家光、家定、家茂很可能卒於

腳氣癥。然而，礙於當初的知識水平，圍繞

三位將軍的死因，有所謂“風土病說”、“傳

染病說”等各種說法，莫衷一是。

明治初期，一位名叫高木兼寬的科學家

曾致力於腳氣癥病因的研究。高木是日向

（今宮崎縣）出身，留學英國，回國後成為

帝國海軍的軍醫官。高木醫生在研究海外遠

征軍艦的行動記錄時發現，腳氣癥的發病可

見於航行中，但停泊時則不見。同時還發

現，患者多集中於食物比較貧乏的士兵中，

士官層則鮮有發病。由此，高木直覺食物攝

取很可能與腳氣癥有直接的關系。

明治十七（1894）年，升任海軍省醫務

局長的高木開始在全海軍（當時隻有5000

人上下）中大膽推行膳食結構的改革：改以

前單純依賴精白米的伙食結构為精米四成、

麥片六成。這種改革當年便見成效：此前多

達近2000 名的腳氣病患銳減至700名。翌

年，因腳氣癥而死亡者降為零──事實明顯

反證了以精白米為主的攝取所導致的營養失

衡。不僅如此，高木還以實驗佐證了自己的

理論主張：家雞如果隻用精白米飼養的話，

不久便會出現多發性神經炎，至站立困難。

但隻要在飼料中混入玄米或秕糠，不日便可

痊癒。正是高木軍醫主導的膳食改革，直

接導致了上述甲午、日俄兩場戰爭中，

海、陸軍腳氣癥病患統計數據的巨大反

差。

對此，彼時日本醫學界的主流、帝大

醫學部的一幹學者和一向以德國醫學的

“嫡系”自重的陸軍軍醫界，拼命排斥以高

木兼寬為首的海軍系“營養失衡”說，固守

腳氣病源自“細菌病原體”說，其代表人物

是森林太郎。

森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曾負笈德

國留學，師從細菌學泰鬥羅伯特．科赫

（Robert Koch），獲醫學博士學位。學成

歸國後，進入陸軍，日俄戰爭時期，擔任

第二軍軍醫部長，後官至陸軍軍醫總監。

他在行醫和科研之余，筆耕不輟，且文名

顯赫，筆名甚至遠遠蓋過實名：即森鷗

外，明治時期與夏目漱石齊名的大文豪。

森認為，海軍方面所謂腳氣癥發病率

的大幅減少並非是麥片攝取使然，隻不過

麥片的投入時間與病菌流行的周期偶然一

致而已，高木的學說缺乏學理依據。森不

僅以注重學理的德國范醫學權威自居，甚

至不惜發揮自己的文學擅長，對高木訴諸

道德撻伐、上綱上線，指其為“某權力家

偽善的獨斷”。

不過，森鷗外雖然權威、強硬，但陸

軍的前線部隊畢竟吃不消戰鬥員的銳減，

出於力避兵員消耗的現實考量，內心多少

還是傾向於海軍方面的改革。與此同時，

他們還注意到，在以面食為主食的服刑囚

犯中鮮有腳氣病患的現象。因此，大阪鎮

台（明治前期陸軍的軍團編制。1873年征

兵令實施後，陸軍分為東京、仙台、名古

屋、大阪、廣島、熊本六大鎮台）等地方

駐軍開始嘗試調整伙食結構，從精米轉向

面食，收效顯著。

至此，高木兼寬以實證性的成果證明

了自己主張的正確，事實上已然為這場論

戰打上了休止符。但以森鷗外為首的陸軍

醫務界囿於某種學術上優越的“主流意識”

（陸軍的“老大”地位及德國醫學難以撼動

的權威性），表面上似乎仍在牛角尖裡打

轉，其深層動機中未必沒有面子問題和同

行相克的因素。

今天誰都知道，腳氣癥的根本病因是

維他命B1匱乏所致。但是，在日本，這個

科學常識作為定說被接納，則要等到森和

高木等論戰當事者都謝世之後，直到大正

十四（1925）年，才以“臨時腳氣病調查會”

最終報告的形式塵埃落定。

■ 張石 著

宮川富美子戰前追尋生父真
象的歷程

據宮川東一先生說：在我從北海道大

學法學系畢業以前(1951年3月)，對母親的

身世幾乎一點兒都不知道。不用說我，就

是我母親也一點兒都不知道。在我上中學

的時候，母親好像對我說過，自己真正的

母親，既不是養母宮川金，也不是戶籍上

的母親大月金(最近筆者在宮川弘的家裡看

到了大月素堂的戶籍謄本，大月金的名字

都是用片假名登錄，一處寫著“キン”，一

處是“キン”，如是“キン”，則應翻譯成

“大月岸”)，而是遠在櫪木縣居住的廟裡的

和尚的夫人，但是對於父親是誰，母親完

全不知道。她隻知道自己在橫濱市內出

生，後來經橫濱市內神奈川區的醬油批發

店本田商店的介紹，送到宮川家做養女。

而她也從戶籍謄本上得到的信息是，自己

的生父是大月金次(素堂)，母親是大月金，

自己是他們的第4 個女兒。當時大月素堂

也去過她的養父母家，對她似乎特別慈愛

有嘉。

為了究明自己的身分，她曾多次給大

月素堂寫信，追問自己的身世。

筆者在宮川東一和宮川弘那裡看到多

封大月素堂給宮川富美子的信，其中有兩封

信分別寫於1941年9月25日和10月15日。

信件本身用草書寫就，當時大月素堂

已經81歲了，因此字跡難以讀解，隻將大

致意思翻譯如下。

9月 25日的信：

宮川富美子及夫君：

很久沒有通信，我相信你們那裡一定

平安無事。您對所談的事充滿了情熱(可能

是指究明身世真象的事─筆者注)，而您那

裡的養父母和我都比普通人長壽得多，得長

壽之恩惠應知足，且您那裡也得子孫滿堂之

圓滿的幸福，並送走充實之春秋。這以外如

心潮起伏，求他念之苦，那就會使原本的幸

福變成不幸。

我和您的夫君仍然疏於交往，能得見一

面，乃長年之憧憬，這種憧憬如今更加強

烈，父子之赤誠在胸中燃燒，渴望相見之情

彌深彌久。以不傷害您的養父母得感情為前

提，您夫婦二人務必帶小孩來這裡見上一

面。我等已是垂老之年，可能是最初的相見

也是最後的相見。

提出這種無理要求非常抱歉，但務必在

方便之時到我這裡來玩。我與您的夫君既沒

有交談過也沒見過面，務必請您答應我的這

一希望。

信中僅僅就事非常失禮，請原諒。

       昭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大月素堂

10月15日的信

1宮川富美子及家人：

現在早晚天氣涼了起來，年老的父母健

在之事真是比什麼都可喜可賀。你們那裡的

家人們也都精力充沛，作為戰爭時局中的後

方國民，無悔無愧地活躍在各個崗位，你們

的身姿在我的眼簾中映現了出來，我也想象

得出你們現在正在加緊防空練習，在業務上

也一定更加忙了。

最近你姐姐熏將來橫濱，因久未給您的

養父母寫信，非常抱歉，因此您姐姐熏想去

拜訪致謝問候。

像無端驚醒安睡的嬰兒，雖自己的心事

得以滿足，本來淡然生活的老母也將您姐姐

的事懸掛心中，為自己欲望之滿足，不顧對

他人的影響和攪亂，釀成遺恨。即使時間流

逝，無論賢人愚人，東南西北，沒有如自己

這樣見黑者頭之天地(此處意思不明)。生活

中分離疏遠，我們同一血脈家族，想見你們

夫婦，哪怕僅一次，雖然這樣做對您的養父

母非常失禮。

總之在你姐姐到來，去拜訪你們之前，

請不要勞駕您的父母大駕光臨。需我們先去

拜訪，並請求您父母光臨寒舍，才是正理，

希望您能理解並諒解我上述意思。

最近越發耆老，無論什麼事情，都很難

清清楚楚地寫成文章，談話時也難以盡意，

感謝您為我掛慮。

向未曾謀面的您的夫君問好。

 昭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從這兩封信來看，第一信首先表達大

月素堂對宮川富美子急切要知道自己身世

的請求的勸戒，告訴她隻要現在幸福就可

以了，不要對那些舊事刨根問底，那樣的

話隻能把本來很幸運的生活變成不幸。然

後表達了對宮川富美子的深切的思念，尤

其是她那時已經結婚，並有了兩個孩子(宮

川東一生於 19 2 8 年；宮川弘生於 19 3 4

年)，但是大月素堂從來沒有看過自己外孫

女女婿，也沒有見過兩個重外孫，同時覺

得自己已過八旬，來日不多，因此急切想

見到自己未曾謀面的親人，這就是說至少

在1927年12月3日宮川富美子結婚以來，

大月素堂和宮川富美子的家人已經有14年

之久沒有接觸了。

而在時隔不到一個月的信中，談到大月

熏要從足利來橫濱拜訪宮川富美子養父母的

事，並按照戶籍記載的那樣，說大月熏是宮

川富美子的“姐姐”，實則為生身母親。大

月素堂還在信中勸說宮川富美子的養父母不

要來訪，等著他和大月熏等登門拜訪，專程

邀請後再來。

大月素堂還在信中反復檢討自己的輕

率，使不該吹皺的湖水波濤盪漾。

雖然目前對這個課題的研究者都說大月

素堂對於宮川富美子母親的事守口如瓶，但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宮川富美子和大月熏的關

系已隱約透露，不然攜大月熏去拜訪宮川富

美子的養父母為的是哪一般?但是對宮川富

美子的父親是誰，大月素堂確實在戰前一直

守口如瓶。

1、宮川富美子(右)與大月薰。 宮川弘提供

2、宮川富美子在孫中山故居前留影。 宮川弘提供 ②

①

日俄戰爭時

的日軍軍官們。


